























































































































































































































































































































































































































19 所謂「愛情小說」，其定義見同註 1 所引書「壹＼第四章＼第二節」「愛情小說」；至於「世情
小說」（或者所謂「人情小說」）的定義，可參見方正耀，《明清人情小說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1986 年 12 月一版）「第一章＼第三節」「命名的依據」，及王增斌，《明清世態人情小說史






















































































































































































































































































































































56 《張文忠公全集》（台北，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民國 57 年 12 月台一版），文集八＜贈
水部周漢浦榷浚還朝序＞。
57 李贄《焚書》卷二＜又與焦弱侯＞。收於《李贄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年 1 月一版）。
58 如歙縣富商黃明芳所交游者，乃”一時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徵明、祝允明輩，
接納交無間”；同鄉商人潘之恆，亦”以文名交天下士”。資料俱見張海鵬、王廷元主編《明清徽





































參朱太尉」。台北，里仁出版社，民國 85 年 7 月初版。
63 西湖浪子三刻《拍案驚奇》（《幻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 4 月一版），卷十六
＜見白鏹失義，因雀引明冤＞。
64 東魯古狂生，《醉醒石》（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7 年 8 月初版），第七回＜失燕翼作法於貪，
墮箕裘不肖唯後＞。






























見趙蔚芝《聊齋詩集箋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6 年 5 月一版）。
67 前者如＜嬌娜＞之孔雪笠、＜竹青＞之魚容、＜蕭七＞之徐繼長等，後者如＜白秋練＞之慕
蟾宮。
68 一些例子可以證明這種集體性。如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四＜明故處士溪陽吳長公墓志銘＞
篇首即指出「古者右儒而左賈，吾郡或右賈而左儒。蓋詘者力不足於賈，去而為儒；贏者才不足
於儒，則反而為賈」，可見「士」「商」在若干程度上的同源異流性質；本篇墓主吳氏，便是典型
地自幼業儒，後應母命棄儒從商的例子。
24
何。
上述論析已經指出，古典短篇小說中妓女人物的呈現，唐傳奇可謂規模之奠
定期，就妓女外在的形貌風姿而言，唐傳奇確已為其樹立了不朽而經典的地位，
以致明代擬話本中妓女所呈現出的面貌及大部份的專長，幾乎不脫唐代所樹立的
標準－然而這僅指外在特質而言。在動態的行為模式乃至人物的內在心靈方面，
明代擬話本中的妓女們，則展現出迥異於前朝人物的豔異之處。
總的來說，唐傳奇的妓女所表現出的，是一浪漫理想家的化身；而明話本的
妓女，則表現為現實色彩濃厚的生活家形象。後者這層特質，可以由很多方面突
顯出來。以人物行為言，固然在人物美感呈現方面，擬話本的妓女未脫前朝規範，
但其行為模式方面，相較於唐傳奇妓女之典雅文靜，宛如廳堂中細筆鉤勒的仕女
畫；擬話本妓女的潑辣、強烈、充滿了肢體動作等特色，則如設色鮮麗的浮世繪
般，充滿了世井氣味。在人生目標方面，擬話本的妓女也實際的多：固有以詐財
為目的者，但更多的是以從良為志，而未必希冀渺不可及的愛情，為了自己的從
良前途，她們努力爭取，甚至費心捍衛，絕不甘心在命運之前束手就縛。呼應這
樣的志氣，便是妓女多半擁有一張平凡卻可貴的身份標籤：良家女兒，而非如唐
傳奇般，一出場的姿態便是來自「仙『窟』」中「仙人」般的職業妓女；因之擬
話本妓女的專長，也不絕對是只有僅供賞玩的歌舞彈唱、琴棋書畫，還擁有足以
自力更生的「織紉」工夫。
相對於「妓嫖關係」的變化，人物性質亦有所異。傳統妓嫖關係，妓女多處
於被動的地位，只能坐待對方救出火坑；雖然她們對自己所執著者皆了然於心，
卻無法主動出擊、與命定抗爭。擬話本中的妓女則不然，妓＼嫖的互動，不再是
單向的依＼從、被動＼主動而已，而是顛覆了向來男強女弱的傳統關係，妓女往
往成為女強人，嫖客則成為弱男子。其向下沉淪者，是「禍水型」的妓女，將嫖
客操縱於手掌心、玩弄詐財；但更多的是向上提升者，「地母型」的妓女，她們
成為嫖客（也許後來成為「良人」）的經濟來援、甚至成家立業的支柱。
此外，妓嫖關係向以「士－妓」為二元方式結構，在擬話本中則出現了「士
－妓－商」的三角新關係。商人角色的介入，打破了「士人」角色在具有浪漫色
彩的故事中的獨佔地位，這種現象不僅為唐傳奇所未見，男女情感以三角觀係出
現的人際結構方式，也似乎預見了才子佳人小說中「男主角＋女主角＋小人情敵」
的結構模式。
擬話本中妓女人物的諸般文本現象已如上述，由唐傳奇到明話本，前後的轉
變形成了有趣的對比。試探轉變的關鍵，「作者」便是主導小說文本呈現一項主
要機制。我們可以發現，當傳奇作者體認到傳奇那種「文士寫給文士看」的文學
體質，且其與「妓女」之間的區別也不僅是消費＼商品的關係，而更有階層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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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賤、高＼下之別，則筆下「妓女」人物的呈現，便自然表現出這群小眾社會
精英的男性意識與集體性幻想下的虛擬特質。明話本的作者則不然，一方面寫作
「話本」小說的動機，就是針對普羅大眾的讀者而來，已非「小眾」的閱讀空間
69；同時，話本作者不論馮夢龍、淩濛初等，其身份雖亦屬文士之流，其生活空
間已近於民間，甚至根本就在民間。因此，不但對於知識份子─尤其是淪落不遇
的那類─的真實生活及社會各色人等的體會觀察，極為傳真；而作者所受來自於
時代思潮、社會格局等種種週遭意識型態的、生活的變動，如明代浪漫思潮70、
經濟型態轉變、商人階層興起及對「士」階層的衝擊等，也藉著小說角色塑造與
情節結構，如同光源透過三稜鏡而析出七色光彩般，一一放大縷析為小說繽紛的
文本與人物。
當我們由小說文本分析入手，進而探索構成文本表象的深層機制時，應深切
感受到，古典小說的作者與文字語法儘管斯人已遠，但埋藏於文本之下的那股文
化與社會的生命力，卻依然躍然如生、氣息蓬勃。明代擬話本小中的「妓女」人
物，其之成為短篇小說中如此活躍的女性角色，不僅是因為其身份的多樣與複雜
具有文學寫作上的吸引力，更是因為其各類面貌風情的展現，有作者不同方向的
寫作邏輯思考、與深厚真實的社會聯繫與生活感慨，凡此種種機制的運作，透過
文本的呈現，使這些最卑下的人物，展現出燦爛的風華，成為小說史中不朽的標
記。而所謂小說的藝術價值，自也應從這個角度上加以思考。
69 關於小說作者對於小說寫作目的的體認，同註 1「參＼第四章＼第三節」「小說傳播關係與小
說價值論」有所論述，可參見。
70 同前註「參＼第四章＼第三節」「小說傳播結構與小說價值論」。
